
蜉蝣
孙继泉（邹城）

蜉蝣什么时候一下子涌到我的面前？它们从哪个方向来，又
要到哪个方向去？我往前走两步，蜉蝣也往前走两步，不是它的
两步，而是人走两步的那么一段距离。它们也不是走，是飞。在
野地里，蜉蝣有时候能跟人走好长一段路，又忽然消失。“跟”也不
对，差不多是“领”。因为蜉蝣总在人眼睛的上前方。

蜉蝣不是一只两只，也不是三只五只，而是一群，或者说，是
一团。像黄昏树林里的麻雀和秋天河湾里的鱼苗，我们很少见到
一只蜉蝣孤单地行动。蜉蝣上下翻滚，有时候组成一个长方体，
有时候又组成一个圆柱体，像一截树干；有时候还形成一个倒立
的圆锥体，像个小漩涡。我想，这团蜉蝣里面肯定有一个头儿，在
控制着这支散乱而有序的队伍，只是，我们无法找到它。几只蜉
蝣碰到我的脸上，我挥手朝这团蜉蝣抓了一把，两只蜉蝣在我的
掌中毙命。蜉蝣的尸体很轻，在微风中，一只蜉蝣从我的指缝中
漏下去了，另一只在我掌心里接连翻了两个跟头。它的翅膀被我
弄皱了，长尾无力地耷拉着，像个多余的东西。我的手心里没有
一滴血渍，甚至没有一丝污迹，我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结束了两个
微小的生命。抬眼再看蜉蝣，却并不见减少。

蜉蝣朝生暮死，它的寿命只有一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它们
根本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在人面前自己又是什么。这团
蜉蝣可能想把我研究一番，或者我的呼吸使它们感到了不同于草丛
和林间的气息，它们在这道温热的气体中有几分陶醉抑或麻木。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蜉蝣出生的地方——秋天的一片水泽。
没有。这儿是一片岭地。前段时间收获完花生和地瓜的沙地上
残留着一些细碎的秧蔓和褐色的叶片。凹坑一个连着一个。哪
些是镢头刨出的？哪些是人踩出的？几瓣花生壳儿经雨淋过，被
日头晒过，泛出白色。地里拱出芒草、角堇、车前草等耐寒的野
草。一里以外的一片凹地里，有几棵柳树，树头尚隐隐地透着绿
意。那儿一定有水。但是人眼里的一里地，在蜉蝣的眼里，该是
多么遥远。

转过身来，不见了那团蜉蝣。它们无声地消失了。

山水新泰
刘巨成（任城）

来新泰，是奔着那一山一湖来的。山为青云山，湖名青云湖。
一行七人，从济宁出发，驱车三百多里路，一路上憧憬着。到了目

的地，站在湖边，放眼四望，新秋时节，天空高远，蓝色的天幕上，白云如
丝如絮。一只硕大的红黄蓝三色金鱼风筝，静静地浮在空中，悠然自
得。

站在湖西岸的瞭望桥上，微凉的风迎面吹拂，神清气爽。扶栏远
眺，八平方公里的湖面，微波荡漾，几只飞鸟在远处的水面上悠闲地飞
翔。我清清楚楚地望到湖对面的山，山也不高，突兀地立在湖的东岸，
再细瞧，还能分辨出山顶的一个小亭。此时太阳已经西沉，天空比地面
更明亮，波光粼粼的湖水幽暗起来。

第二天上午，登上山，湖就在山脚下。爬上一块巨石，可清晰地窥
见湖的全貌。它静卧在楼群与三面高高矮矮的山丘之间，碧波万顷，东
侧湖堤向水中伸出一条长长的触角，上面绿树掩映着村庄、民居。

青云山，古称嶅山，主峰海拔495米，由四座峰峦组成，西接青云
湖，形成“山依水，水环山”的景观。站在湖的西侧，正面对我们的，并不
是最高的那座峰。有趣的是，青云山虽不高，但它却是有“爵位”的，九
百年前的北宋，它获敕封“溥灵侯”，直到清康熙年间才有了现在的这个
名字。

这些年，我到过不少地方，城市乡村，山林湖泊。去之前，对它们中
的大多数不甚了解，除个别知名景区外，也未曾抱有多高的期望。然
而，每当我亲近一片土地，它总能向我呈现独有的风貌，给予我三两惊
喜。即便是一片荒山，一个无名的村落，也总有可发现、可收获之物：或
是一块巨石的奇崛，一口古井的幽深；或是一棵古树的苍劲，一片草场
的葱郁，当然，还有那许多生动的人与有趣的灵魂。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于我而言，行走天地间所获得的
感受，往往比书本更为深刻，记忆也更为持久。

白玉兰
邵尔辉（兖州）

这一树的玉兰花，粉嘟嘟、紫莹莹，每一朵花苞都是一截彩色蜡
笔，一旦绽放，便能向世界传递馨香。芳说，她尤其喜欢其中的那一
树白玉兰。我顺势望去，只见那红粉丛中果然有一抹象牙白，如斑斓
溪流中溅起的一袭浪花，泼彩山水中的一方素绢。

春的底色总离不开绿，在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时节，春的绣娘便登
场了。她绣出红的、黄的、紫的、蓝的，像盛宴前的一道道开胃小菜，
吊你胃口呢。待闷了一冬的视觉像春季草场上的小羊，正欢蹦乱跳
地东寻西找时，一抹亮白映入眼帘，似云翳，像薄雾，又如轻纱。

夏花是无比绚烂的，至少泰戈尔曾这样认为。想来夏的画布上，
根本就不缺少颜色。但若在炎炎正午，看一簇红花如火炬般燃烧在
枝头，悦目的同时，赏心的功效就差了些。国画中有一种技法，叫作

“留白”也叫“余玉”。画家巧妙地运用留白渲染意境，可算是一种高
超的绘画技法。用老子的话说，就叫有无相生。若大自然不是一位
泼墨巨匠，又如何将这鬼斧神工般的“留白”运用到极致的。

秋的肃杀其实是伴着笑意的，那是因为收获。白色的菊花因为
某种特定的花语，成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祭祖花卉。

冬天和白色穿的是式样一致的恋人衫，我一直认为，雪是花的一
种，只不过它的花期在冬季。当然，凌寒盛开的，还有冬梅，白色的，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据说，越是颜色素雅的花，就越香。
我喜欢那一树白玉兰，立于其下，那清雅的花香已沁人心脾，又

何须攀折？

海南印象
邓凤霞（太白湖新区）

我来海南已十余天，这是我第四次来海南。
最早对海南的印象，源于一位在此购房的同学。在他口中，

海南是养生胜地、人间天堂。带着这份好奇，我们五位同学于
2016年11月开启了首次海南深度游。那次旅行，愉快的旅程与
周到的安排，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我们自驾而来，过程虽一波三折，但总算平安抵达。
初到几日，天空总是阴沉着脸，时而大雨倾盆，时而细雨淅

沥。太阳即便偶尔露面，也会瞬间被乌云吞没，真可谓“寻常不得
见，偶尔露峥嵘”。天气更是忽冷忽热：下雨时凉爽，雨一停便闷
热难耐，如此循环往复。

阴霾过后，便是连日晴空，艳阳高照。潮湿归潮湿，海南的空
气却清朗无比。记得第一次乘夜机抵达，凌晨时分，只觉热浪扑
面，对空气并无感触。但一觉醒来，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视野明
澈，万物都变得格外清晰。无论你在海滩漫步，聆听惊涛有节律
地拍岸，还是在椰林下的沙滩椅静坐，置身于蓝天、白云、阳光、沙
滩的世界，任海风拂过面颊，那份波澜壮阔与悠然惬意，都令人流
连忘返。

海南人的质朴敦厚，同样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在海南住的小
区有位门卫，是位五十岁左右的海南本地人，我们抵达那晚已近
午夜，是他为我们开门，并操着一口纯正方言热情搭话。我虽一
句不懂，却能从其举止中感受到友善。他是我在小区认识的第一
个人，印象自然深刻。

此外，海南人工作节奏慢，生活悠闲，心态平和。无论早晚，
大街小巷的店铺门前总坐满了喝茶闲聊的人，这景象在北方实属
罕见。我曾与一位装修公司老板探讨此事，他告诉我，在海南招
聘本地工人不易，因家里若有几亩槟榔园，便可衣食无忧，不必拼
命打工。因此，他对待工人需既管，又敬，还要哄。

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与文化风貌，都由其特定环境所塑造，
本无高下之分，只关乎个人感受。我对海南的了解尚浅，此文不
过是一篇个人随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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